
■并非闲话

读书是最好的休闲
□魏福春

这个春节， 我大部分时间是在书

房里度过的。 仿佛又回到了儿时， 如

饥似渴， 沉浸在书海里。 我从小就爱
书， 当年躲在小阁楼上天天沉迷在书

堆里———那都是父亲做教师时买下
的。 可惜的是我还来不及翻阅那一本

本线装古籍时， 便再也见不着父亲省

吃俭用购买 、 收藏着的这些宝贝
了———被母亲在夜深人静时， 一本本

的烧毁了———破四旧， 立四新。 一声
叹息。 不过， 萌发写作的念头， 或者

说热爱文学的种子， 就是在小阁楼上

播下的。

从此， 无论多忙， 也无论人生之

路顺还是不顺， 读书、 写作始终陪伴
着我， 一路前行， 无怨无悔。

其实， 这个春节我们也想着找个

地方休闲休闲的， 一年到头， 唯有春

节， 是可以真正放飞一下自己的。 早
在腊八节， 喝着暖暖甜甜、 浓浓香香

的腊八粥时， 我就和妻商量， 节日里
去何处放松？ 往年我们也是这样早早

谋划的， 今年算是晚的了， 要知道此

时， 身边的许多朋友已安排妥当， 只
待新年的钟声响起……

那之后我们又说过几次， 想象着

去境外， 或是在国内， 找个蓝天白云

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放松一下。 可惜

我们夫妻， 说是白说， 想是瞎想， 如
果儿子没时间， 一切都是白搭。 赶紧

征求儿子的意见。

儿子微信， 说春节里已和同学约

好， 还建议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日本泡

泡温泉。

如何？ 妻犹豫了。 一来和他的同

学同去，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

二来节日期间是旅游旺季， 费用较之

平日要高出许多。 我们夫妻平时闲着

也是闲着， 随时随地拉起行李箱就可
出行的 ， 没必要扎这个闹猛 。 说到

底， 还是为了节约几个钱。

好吧， 重做打算， 就近搜索， 看

看有什么高性价比的度假去处。 儿子

大了， 有了他自己的世界， 我们应该
放手 ， 让他和同学们痛痛快快地出

行， 好好地犒劳犒劳自己。 这么多年

来， 他也真是不容易， 埋首于学业之
中， 难得有闲暇之时， 前不久他在继

获得国家奖学金和英特尔奖学金之
后， 又获得了微软奖学金。 俗话说：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他付出的辛劳

也是可想而知的。

由他潇洒去吧 ！ 我们夫妻俩好

办 ， 上海周边找个地方 ： 南京 、 杭

州、 天目湖、 莫干山……妻却没了兴
趣， 说在家里休息休息 。 儿子不参

与， 她不会积极。

得， 规划了这么多天， 结果是水

中月， 镜中花， 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

来节日出游是落空了， 那就看书玩微
信， 自娱自乐吧。

节日里的小区极其安静。

那几天我一空下来就坐在书房

里， 看了 《艺海拾贝》 ———这是晓林

兄前几年送的他们出版社纪念建社

60 周年出的一套纪念版丛书中的一

本。 我在 30 多年前一遍又一遍读过
这本书， 静下心来再读， 感悟良多。

我还读了 《九月寓言 》 《重放的鲜

花》 《务虚笔记》 《马桥词典》 ……

蓦然觉得， 这是真正的休闲———心旷

神怡、 神清气爽！

顺便说一下， 儿子还是顾及到我

们的感受， 挤出时间陪我们在南京呆

了三天 。 南京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城
市， 20 多年来我已去过好几次， 那

应该是另外一个话题。

闲来有兴看看书， 真好！

苏州水镇 夏一梅 摄

■灯下漫笔

读书会：上海市民阅读的载体
□沈 栖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 电脑阅

读 、 手机浏览铺天盖地的情形

下， 实体书店还有存在和发展的
空间吗？ 市民还有纸质书籍阅读

的必要吗？ 上海这方面的现状作
出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人们一度担心实体书店会倒

闭消失， 现实情况恰恰相反， 目
前， 扩张速度惊人的实体书店几

乎成为了实体商业最活跃的因
子。 且不说， 全国 16 家 “年度

最美书店 ” ， 上海地区占据 3

席———朵云书院广富林店、 光的
空间书店和钟书阁徐汇店， 民营

书店的代表企业西西弗在上海就
开设了 9 家 ， 新媒体大号 “一

条 ” 门店一口气在上海开出 3

家， 其中两家还是位于新开业的
商业地产中， 利用商业综合体的

配置需求和入口机会， 连锁书店
也进入了大规模争抢赛道的扩展

竞争阶段， 中信出版集团的中信

书店在浦东就开出了 3 家门店。

套用一句出版业的行话， 无

论是出版业本身还是与之相衔接

的下游———实体书店， 都得 “引
流获客”。 培养基础阅读人群乃

是出版机构和实体书店亟须尽力
的社会责任。 于是乎， 读书会应

运而生， 它堪为上海市民阅读的

载体。

时下， 以出版社的作家作品

资源为依托， 越来越多的读书会
成为申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

年来， 仅上海人民出版社就以旗

下人民社、 书店社、 远东社、 世
纪文景等机构， 运营了学习读书

会 、 行知读书会 、 长三角读书
会、 陆家嘴读书会等多个品牌读

书会。 一方面， 新开设的书店催

生了读书会， 另一方面， 新产生
的书店空间也让更多的市民阅读

活动拥有了 “地盘”。

这里， 不妨点赞一下思南读

书会———

创立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

的思南读书会 ， 200 多个星期

六下午， 风雨无阻与读者相约。

5 年来 ， 它迎来了 800 多位各
界嘉宾 ， 读者参与量超过 4 万

人次。 思南读书会立意高远、 品
位高雅。 相比市面流行的碎片阅

读、 浅阅读， 一些高品质、 高品

位的读物因其阅读难度的客观存
在， 往往被市场冷落， 难以进入

读者视野 。 通过专家学者的解
读， 读书会的格局从满足一般需

求进一步提升为引导需求。 一些

书友还与诸多读书会嘉宾建立了
联系。 思南读书会不止于一个读

书会， 从思南读书会、 思南书集
到思南书局快闪点、 实体书店和

《思南文学选刊》， 5 年来， “文

化思南” 形成了一个品牌矩阵，

并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城市阅

读生活和市民精神世界的塑造。

媒体赞誉： “一间市民书房， 犹

如一座全民阅读的灯塔， 点燃了

无尽的市民阅读热情”。 这使我

不禁想起了西哲蒙田所说的： “读

书恐怕没有什么神奇的魔力， 读书

无非是一种交流。 书籍就像一个个
漂流瓶， 作者把他的感受、 经验、

思考放到了这个瓶子里， 然后你把
它打捞起来， 满足你旺盛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 驱散你特有的孤独感。”

实体书店不仅要追求表面的
“颜值”， 更要产生对读者有意义的

“价值”。 在我看来， 读书会无疑是
体现这一 “价值” 的有效路径。 因

为读书的本质， 一方面是让我们拥

有知识，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让我
们的心灵恢复本来的天真。 唯有拥

有了深奥的知识却依然天真的人，

才会穷追不舍地思索追问我们这个

世界的秘密， 随之带给我们一个又

一个的精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

点赞思南读书会， 同时呼吁社会有
更多、 更广泛的读书会， 引领更多

市民投身阅读， 增长知识， 提升素

质。

■余墨谈屑

“戗篱笆”考
□朱亚夫

近几年来， 在有识人士的

努力下， 上海真正的本地老房

子———绞圈房子终于洗去历史
的尘埃 ， 出现在世人的视野

中。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绞圈房
子在外部墙上， 大多筑有一层

竹条斜纹编结的护墙篱笆 。

《上海话大词典》 称之为 “枪
篱笆”， 网上也有叫 “羌篱笆”

的。 其实 准确的叫法应该是
“戗篱笆”， 说它叫 “枪篱笆”、

“羌篱笆” 是因为不了解 “戗”

的含义， 误听了上海话的读音
所致。

对于 “戗” 的含义， 《辞
海》 释义有三， 一、 三与本文

无关， 其二是大堤外围对大堤

起加固、 保护作用的小堤。 这
里说得很明白， 它是置于大堤

外围， 可对大堤起到加固、 保
护作用， 而筑于绞圈房子外部

墙上竹篱笆真是运用了此一意

思， 引申而成， 因此名叫 “戗

篱笆”。 这是名副其实， 恰如

其分。

这有两条书证， 而且说来

也巧。 这两条书证还都与我们

上海有关。 第一条是明代上海
人徐光启的 。 徐光启 ， 字子

先， 号玄扈， 是著名科学家、

政治家， 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

阁大学士、 内阁次辅。 其代表

作 《农政全书》 卷十五： “盖
大围如城垣， 小戗如院落， 二

者不可缺一。 万一水溃外围，

才及一戗， 可以力戽。 即多及

数戗， 亦可以众力戽。” 这里

“大围如城垣， 小戗如院落”，

真是运用了 “戗” 的第二个释

义。 清代名臣林则徐也有类似
的说法 。 原来林则徐官至一

品， 曾在多地为官， 两次受命

钦差大臣， 因主张严禁鸦片，

在我国有 “民族英雄” 之誉。

道光十二年 （1832 年 ） 二
月， 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 上

海、 宝山等地， 正属他的管辖

之地 。 道光十六年六月十四
日， 史载这一天， 上海、 宝山

一带遭遇强台风侵袭， 沿海塘
堤多处毁坏。 林则徐即令地方

官立即组织修复， 九月， 草拟

《勘估宝山县海塘工程折》 上奏

朝廷： “宝山江西各段塘面所筑

土戗 ， 均被风潮漫溢 ， 全行穿
缺。” 这里所云的宝山黄浦江西

“各段塘面所筑土戗”， 是指大堤
外的 “土戗”， 也是运用了 “戗”

的第二个释义 。 “戗 ” ， 读作

qiāng， 而 “羌” “枪”， 正好
与无四声区别的上海话 “戗” 所

同音 ， 因此被误为 “枪篱笆 ”、

“羌篱笆” 了。

其实， 绞圈房子等上海老房

子中， 有两种 “戗篱笆”， 一种
是上文所谈的复盖于墙体上的

“戗篱笆”， 材质大多是剖竹； 还
有另一种是作围墙之用， 就是连

同房屋之前的空地、 院子一起围

起来的 “戗篱笆”， 《三国演义》

中诸葛亮的草庐 “修竹交加列翠

屏”， 就是以 “戗篱笆” 作围墙
用的的。 后一种 “戗篱笆” 在城

郊常见， 而前一种 “戗篱笆” 是

上海绞圈房子所特有的。

那末， 为何绞圈房子在外部

墙上大多复有戗篱笆呢？ 原来绞
圈房子， 其所用的砖头大多是八

五砖， 就是长 20CM， 宽 10cm，

厚 5cm 的砖头。 当时盛行单墙，

这种墙,壁体单薄， 容易被窃贼

“掘壁洞” （在墙壁上挖洞）， 因
此往往要在外墙上筑戗篱笆， 既

防雨水冲击墙壁 ， 也可防盗防

贼。 笔者出生于绞圈房子中,对

“戗篱笆” 有切肤之痛. 我们家

的绞圈房子就遭遇过被窃贼 “掘
壁洞”之灾。 那是在 1962 年，蒋

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之机。 当时我
投笔从戎在福建前线， 一天接到

家人来信说老家绞圈房子失窃，

原来绞圈房子灶间“腰沓门”门槛
较高， 门槛下约有一尺左右的壁

脚下，未筑上戗篱笆，贼骨头正是
从这里下手 “掘壁洞”， 进入我

家偷盗的。 俗话说： “篱笆扎得

紧， 野狗钻不进。” 当年我家老
宅正因为戗篱笆没有扎紧， 才给

了贼人于可乘之机。 因此,说它
叫 “枪篱笆 ”、 “羌篱笆 ” ,就

无法解释它的防护作用.

“戗篱笆 ” 误称为 “枪篱
笆”、 “羌篱笆” ,那么,其他有

没有误听误叫的呢?

■流年岁月

春笋闹洞房
□徐 骞

项再春， 人称 “老项头”。 上世纪五

十年代 ， 才 20 出头的他就怀着一腔热

血， 从上海市公安局来到地处安徽皖南山
区的军天湖农场磕山铁矿厂 （后为轴承

厂）， 从事劳改事业， 献了青春献子孙。

九十年代初， 他从厂长岗位退休回上海

后， 空闲下来却深感不适， 干脆回原单位

驻广州办事处来帮忙。

一日晚餐时， 老项头自备一瓶 “小炮

仗”， 多喝了几杯， 在我们年轻人的怂恿
下， 说起了他的 “新婚第一夜” ———

“那年春天， 我老太婆， 你们的常阿

姨从上海来铁矿厂看我， 要跟我结婚。 那
辰光条件差， 伊背一条被子从上海来， 先

坐船再转车， 三天才到铁矿厂。 结婚那天
夜里， 晒场上点上了只有开大会才能用的

气灯， 排场好大！ 婚礼上， 大家又唱又

闹， 热闹非凡。”

他们的洞房就在铁矿山脚茂密竹林的

一间茅草屋里。 屋前一泓蓝莹莹的春水，

环境十分浪漫， 只是那茅草屋泥糊的墙，

四壁通风， 夜深时能从屋顶的缝隙中看到

稀疏的星光和淡淡的月光。 新房里只有一
桌一床， 桌既是新娘的梳妆台， 又是老项

头的办公桌， 还是他们的饭桌。 床更简
陋， 一张竹榻， 四根毛竹片榫牢， 中间稀

疏的钉几片毛竹片， 空隙大的地方脚都能

踏得下去； 竹榻搁在四叠青砖上， 新被褥
往上一铺， 就算是新婚的床了。

“新婚之夜， 我俩刚刚睡下来， 还没

讲几句闲话， 床底下就被什么东西戳了一
下， 我一吓， 心想， 闹洞房的小鬼啥辰光

钻到床下头去了？ 估计是从墙壁洞里钻进
来的吧？ 也说不定， 老早就躲进来了！ 那

辰光没有电灯， 我只好在新娘子耳朵边轻

轻地说： 让伊拉闹去， 阿拉一动也不动，

看伊拉能闹到啥辰光！ 但没过一会儿， 床

下又狠狠地戳了我们一记， 我跟新娘子
讲： 今朝随便伊拉闹， 熬过今朝， 下次伊

拉结婚我加倍报复！ 新娘子几天赶路劳累

了， 我那天酒也多喝了几杯， 我们握住手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亮了， 我揉眼一看， 好家伙， 我
和老婆之间的垫被硬是被顶得高高的！ 原

来是从墙外窜进来的竹根爆出的竹笋， 春
夜春雨中疯长在作怪！”

我们被老项头 “新婚第一夜” 的故事

逗得前俯后仰。

此时的我， 胸中一阵潮涌， 不由得热

泪盈眶……

B7 法治随笔
责任编辑 沈 栖 E-mail:sx_shfzb@126.com

2019 年 3 月 19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
上海长力贸易有限公司， 注

册号： 3101142014927， 经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喆森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TFPQ4A经股东

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创峰物资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